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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民生

跨年时的朋友圈，被网

友们 18 岁青涩的容颜铺天

盖地地淹没了，整个手机屏

都飘洒着对自己少年时代的

怀恋。

似乎 90 后的标签还在

有效期，但很多人都没有意

识到，2018 年的元旦钟声敲

过，就意味着 2000 年出生的

千禧一代们开始一个个步入

18岁了。

一只脚迈过成年的门

槛，00 后们会想些什么，即

将登上社会这个大舞台的她

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未来的

方向？

钱报记者采访了三位经

历爱好身份皆不同的 00 后

生人，看看这些千禧出生的

小伙伴们到底有些什么关于

成年的爱与愁？

跨年时的朋友圈都飘散着对18岁的感怀，仿佛都在谱写00后们粉墨登场的序曲

刚到18岁门槛的他们
是不是也如当年的你

蔡水娟性格非常活泼，说起自己的 18

岁，她一下蹦出了一堆话：“高中就知道大一

才会18岁。我高中的时候就想，自己经过大

学一年的历练肯定贼厉害，逻辑思维严密，语

言表达能力强到不行，然后各种辩论中唇枪

舌剑激战群雄。万万没想到我 18 岁还是跟

原来一样幼稚，水平还是跟原来一样，有时候

有点小悲伤。”

说起成年这个事，她觉得18岁更是个仪

式感一样的东西：“成年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权

利和义务。这样就不能再幼稚了，不能情绪

化，不能总是后悔，要每一天都向前看。其

实，没有 18 岁也应该这样长大的。只不过，

‘成年’这个词，让走向成熟变得理所应当了

吧。”

其实，在钱报记者看起来，蔡水娟求学经

历尽显学霸风采，她的老家在山西省临汾市

汾西县岭南村，小学中学在县里面，高中在太

原上，大学就到杭州的浙大，“我算是一步步

离开家，然后单枪匹马地闯荡世界？”她这样

戏称自己的求学之路，“感觉我智商也不高，

也不算刻苦努力，莫名其妙就各种考好了，大

概我是个考试型学霸。”

长大，可能也是爱情观的变化，虽然蔡水

娟的网名是“杨洋的女朋友绝不能输”，号称

是杨洋的“女友粉”，但是对于自己的爱情，她

说：“以前就想一定要找个超级大帅哥，但是

现在已经变成了三观正更重要。”

那么，关于未来，有没有梦想？“新年心愿

大概就是各科成绩都能上4分（百分制来说，

就是超过 86 分），再远一点就是和一群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起开一家律师事务所。”

本报记者 黄莺

浙大法学新生：

成熟变得理所应当

男孩紧紧地握着笔，一笔一划地写下了

自己的名字——余贵贡。

“老师叫我贡贡，其他人都喜欢叫我老

余。”至于原因，男孩说，不清楚。碰到答不上

来的问题，他就会羞涩地低下头笑。

磕巴的表达，躲闪的眼神，还有歪扭的字，

都是这个男孩身上的元素。2000年9月出生

的他，比同龄人少了些灵动，却又多了份纯净。

即将到来的 18 岁，没有隆重的成人礼，

但贡贡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我长大了，可以

出去找爸爸妈妈，找到家了。”

贡贡并非弃婴，也不是从小就生活在儿

福院。2012 年的春节，他还是在家里过的。

他有一个表哥，在袜子厂上班。过完春节，表

哥就带着贡贡和其他三个孩子出来了，说是

一起去做袜子。从此，贡贡再也没有回过家。

2013 年 9 月，是杭州派出所的民警把贡

贡送到了儿福院，经过测评，贡贡的智力发育

有些迟缓，后来就一直待在院里的新苗学校

读书了。

所以，贡贡的记忆是残缺的。他不知道

家在哪里，但是他清楚记得，妈妈是个聋哑

人，爸爸是个种地的老实人，家里还有一个 2

岁的妹妹。

时间转眼即逝，2018年，贡贡18岁。

一般来说，儿福院的孩子只要长到 18

岁，就要被送到杭州市第一福利院，能力强的

人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贡贡想做这类人。虽

然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但是他非常期

待工作，期待赚钱。

贡贡有自己的存款，768.9元，是省下的零

花钱。他还想多存些钱，买一部手机。他不会

打游戏，也不是网瘾少年。“有了手机，我只要一

想起什么，就可以随时随地查百度，找家。”

贡贡只有在计算机课上才能玩电脑，其

他孩子有的看电视，有的玩游戏，贡贡却喜欢

上网看地图，去找找哪里像自己的家。在他

的印象中，家乡出花椒和山核桃，他就上网查

哪些地方出这些个特产；家乡话中，会把“芋

艿”说成“芋子”，“玉米”说成“苞谷”，他就上

网查哪些地方有这样的方言。至今，家乡依

然杳无音信。

如果没有找到家，怎么办？贡贡想了好

久，“赚钱买房子，自己组建一个家。”

本报记者 杨茜 文/摄 通讯员 傅哲宁

儿福院里的他：

最想找到回家的路

陈怡是个非常日系风的美少女，虽然站

在十八岁的门槛上，但她已经习惯化了妆再

出门，“现在比较简单，bb 霜、遮瑕、口红，觉

得这个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让自己更有自

信。”

拍照要有美图，“习惯用滤镜、美图，并不

是躲在软件后面，大概是想让别人看到的我，

是我期望成为的我。”

她喜欢画画，和很多小姑娘一样从小时

候开始画公主和古装美女，从小到大，不经意

间爱好成了自己的专业。虽然没有高考的压

力，但是专业学习的压力非常大，“虽然作业

不多，但每天要练习四五个小时，会画画画到

凌晨一两点钟，早上最晚六点半就要起了，不

然赶不上公交车。”陈怡说，自己没觉得很苦，

因为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

很多00后是在网上长大的一代人，陈怡

也是在网购、学习、游戏的多线程生活中过来

的——交朋友的方式都是从线上到线下，怕

去人太多的地方，面聊的时候会“惶恐”，因为

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打电话的时候会很腼

腆，不知道该说什么，用网络聊天就毫无障

碍，“我们习惯了网上交流的，觉得文字比语

言更有魅力。”

关于成年，2000 年 10 月份出生的陈怡

也扳着手指，慢慢算自己具体成年的日子，

“就是有种‘哦，我终于成年了’的感觉，其他

也很难讲。”

虽然目前，她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个大

概的想法，会从事和设计有关的工作，但是找

工作、赚钱、踏上社会后的处理现实中的人际

交往的压力也就在眼前，“看新闻都说工作难

找，压力还是很大很大的。”

对于陈怡来说，工作已经不再是想象了，

因为绘图也很有风格，常常有杂志、书刊找她

来画插图。陈怡说，因为这些活的“时间成

本”很高，所以靠接活是不能实现零花钱“自

给”的，“画的都是想画的题材，然后得到有偿

报酬，收入和支出其实不成正比的。也就是

图个高兴。” 本报记者 黄莺

日系风美少女：

不论几岁，我还是我

杭州市美术职业学校15届设计1班陈怡，主要

学习动漫设计。

浙江大学法学院一年级蔡水娟

杭州市儿童福利院余贵贡


